第二十六课 -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難
今天的内容，我参考了杨牧谷博士的《使徒信经新释》一书的内容。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使徒信经中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的神学意义。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思考：1.本丢彼拉多出现的理由；2、耶稣的受难；3、苦难与信徒。
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中查考约翰福音9:1-12节，在约翰福音9：1-3节，1   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 2 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 是这人呢？ 是他父母呢？” 3 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来。
我们思考，为什么门徒会问这样的问题呢？
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以苦难的一生来向人阐释上帝的救法。
使徒信经在短短篇幅中，除了耶稣的名字，只出现两个人的名字：马利亚和彼拉多。马利亚是耶稣的母亲，是关乎耶稣的出生，彼拉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巡抚，是关乎耶稣的死。

彼拉多出现得有理由：
我们不禁会问：彼拉多只是众多反对耶稣的人之一，为什么要记他的名字？而且他与马利亚的名字是联起来使用？再者，耶稣的“受难”在信仰中占了什么位置？在信经的作用是什么？对我们今日的信仰处境又有什么新提示？
信仰的时空因素
为什么特别提到彼拉多呢？除了因为彼拉多是促成耶稣被处死的负责官员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将耶稣的死与彼拉多这位确实的罗马帝国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，显示出耶稣确实是历史中存活于死亡过的一位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不是虚拟的神话人物。
我们可以本于不同理由来反对信经中的超自然因素，但没有人能否认信经事件的历史因素。彼拉多是一个历史人物，耶稣是在他的手下被定罪、受难、钉死以至埋葬，这些都是不辩的事实,对信徒来说,“在彼拉多手下受难”的意思,就是上帝”的儿子为救赎我们而闯入历史，且在一个有史可稽的人物下受折磨——这真是一个神人相遇的可怕烙印，烙印周围烧焦的边沿逼使我们正视一个事实：信仰的真体不是人对真道的饥渴慕义，只是上帝的主动介入；不是万水千山地寻经取道，只是“耶稣基督以苦难的一生来向人阐释上帝的救法。”一切都是因为祂先发言了,我们才能聆听;祂先采取主动,我们才能回应。祂既受了苦难，我们就不必再受那永无答案又投诉无门的悲苦-—而这完全是在我们赖以存活的时空下发生,不是在无形无体的头脑思想或心灵投射中幻想出来的。
我们若要切实了解祂的救赎，就不能单就纯属灵的层次来进行,而应在历史,在这世界去把握信仰的要义,这是基督教精义的所在:它不否定世界,因此世界的问题才在信仰上找到它的承载力;它更肯定人在世上的苦难是真实的,因此我们才在耶稣的苦难上找到受苦的意义及出路，这就是“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”的意思了。
信徒要正视信仰,就一定要正视那位行走于历史中的耶稣基督。你看，祂的道成肉身是在二千年前的伯利恒，传道赶鬼是在三十岁后的加利利和耶路撒冷，三十三岁在彼拉多手下受审和受难；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介入，一切都是那样可见、可摸、可量度的,无怪乎约翰要说:“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,就是我们所听见,所看见,亲眼看过,亲手摸过的”(约壹一1） 。约翰说他亲眼看过，亲手摸过的,不只是拿撒勒人的耶稣，而是“永生神的道”;我们若是活在第一世纪,以我们现今这种轻视物界及强蛮的属灵化传统来说,一定会说约翰是狂妄了,当耶稣直认祂就是基督时，该亚法及公会的人岂不正是本于同一理由说耶稣是僭妄（可十四53~65） ？一个行走在沙尘滚滚，又与罪人妓女同席的人，怎可能就是上帝？祂岂不是亵渎那些众民皆认为是神圣不可近的上帝？耶稣正是为了这缘故被处死(可十四64) 。面对深受诺斯底二元论思想分割的信徒,约翰的话也就难望被接纳了(诺斯底为害教会最烈者在第二世纪)。我们在今天又怎样？当社会急激改变的趋势愈来愈明显，倘若教会没有一个适切的信仰反省来支持她的社会性存在（social existence） ，就几乎可以预测她会再度退回纯属灵的角落来自保了。
但看哪，教会为什么要退缩逃避啊！“我们没理由要惧怕世界,因为神的介入表明祂是胜过世界的;我们不需要逃避它,因为神的工作已显出历史是有它的主人；神不以活在我们的历史为耻,我们又何须腼腆于它一切的赐予和剥夺?不错,只有肯定物界的信仰,才会不因世界的赐予而浸淫物欲,又不因它的剥夺而变得苦毒,因为在一切赐予与剥夺之后的,既不是世界或命运,而是这一切的主人--万物的创造者主耶稣基督。”这样的肯定是肯定物界的正面与负面：我们肯定物界的正面，因为它是神所创造和维持;也肯定它的负面,因为它之离弃神正是神进行救赎和更新的原因。这是从神的角度来了解并活于世界的途径,去过一个因肯定物界而不必瑟缩逃避或屈卑降节的信仰生活。

耶稣的受难
人怎样了解耶稣的受难，跟他能否把信仰落实在真实的社会,是有莫大关系的;特别是对那些落在极大的试炼与痛苦中的人，信仰是只成了一种逃避借口和自我催眠，抑或是一种超升转生的力量,怎样了解耶稣的苦难就更具决定性的作用。
解释耶稣一生的流行做法有二：一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祂的降生和受死,而忽略了祂从生到死的三十三年生活到底与救赎事工有什么关系。这种偏差与人的自然宗教性有密切关系，就是过度重视非常性事件(祂的生与死都是带有神迹性的) ,而忽略“一般性”事件,以致耶稣的非常性事件愈来愈变得十分“非常”,结果与我们“一般性”的存在和经验再也拉不上关系。第二种偏差是以分割式的方法来处理耶稣在地上的生活：传道赶鬼是为应付当时某个突发的需要，与敌人辩论或向门徒谈道是针对当时特别的课题,结果在讲道查经时,祂的言行就只可以“斩件上碟”(编按:选择性取材) ,各取所需了。
上述两者相同的后果，就是对救恩论的了解必然是陷于静态,而耶稣一生事工与我们的经验,也就不容易产生对话了。
福音既失陷了活动大能的一面，基督一生事工就只成了道德教训的素材，祂的榜样与我们实际生活脱节，而祂的言论（如约三，四，十,十四)亦不能改变我们的思想。祂受的试炼跟我们的处境既有本质上的不同,信徒追求成圣就更变成无望的挣扎历程了，尤有进者，我们怎样了解祂一生与十字架的关系呢？三十三年只是为了预备一个身躯来钉在十字架上吗？
要纠正静态了解的失败,就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一生,从马槽到加利利一直到加略山的整生串连起来，看成是神为救赎我们的一个整全行动；祂一切所是所行，都是为替代我们在罪恶下破碎分割的存在,使我们有真正彻底的改变。譬如说,如果我们要了解登山宝训的饶恕之道，方法就不是问：怎么可能爱仇敌啊!而是问:谁是那位教导我们要爱仇敌,并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?答案就是那位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,祂教导我们要爱仇敌，并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。你看,整个问题的地平线立刻就广阔起来。问题的重心并不在于我能不能,而是在于基督已为我这个仇敌所成就的,这样,一个道德问题也因着有了新的救恩论的向导而被提升为信仰的问题,爱仇敌就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。

这种了解方法跟耶稣的苦难有什么关系？
有三方面。第一，只要不分割,我们立刻看见耶稣的一生就是苦难的定义:在马槽祂被拒于已地;在家庭祂的使命与本质不为父母所认识;受试探时一个人在旷野是彻底的孤独和无助;生活于罪人之间祂亲身经历罪恶带来之割断被弃；医治疾苦时更以己身联于病者而为他们流泪心焦祷告;在最后的日子,祂被弃于每一阶层的领袖,先是宗教的、文化的,后是政治的最后几日,迭经骨肉之亲的同胞及至爱的门徒所弃,先是犹大,后是彼得;十字架下所有门徒都四散自保,到祂抬头向上仰望,发觉连天父都向祂掩面不看,只留下祂一人悬于天地之间。上天下地还有一种孤独与被弃是更深重的吗？

第二,遭受这种全盘被弃绝的是谁啊?祂不是仁人或义士,为了某一原因或目的而牺牲,到目的达至之日就可况冤得雪。祂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,是本于神而为神,本于光而为光的万物创造者,是这个身份使祂为了一切的原因和目的而舍命,自生到死。一切的原因与目的是大过人能描绘的部分原因与目的,因此人间对祂舍命的奥秘，是永远没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正是这个原因,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位坐在宝座上接受敬拜的,就是“那被杀的羔羊”(启五6、12) ;而审判万人的,也是“羔羊的忿怒”(六16-17) 。我们真明白耶稣苦难的奥秘吗？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,起码万物得赎的日子之前,我们的了解会是片面不全的,但就算是在这种片面不全的体会中,已足够我们屈膝下拜,而在敬拜中,人的苦难会得到覆庇与承载。
第三,把耶稣由生到死串连起来了解祂的苦难,立刻给我们看见一个一致的事实，就是在人生每一种苦难的境地，耶稣不是不幸地碰上去的，而是心甘情愿地走入去，与受苦的人认同和亲受。祂怎样自甘卑微降世成人,也主动地走近拿因城寡妇的送殡行列中，至终在彼拉多面前指出他以为有权柄操耶稣生死大权是错误的:“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,你就毫无权柄办我”(约十九11）。因此祂的命是自己舍去的，祂也有权柄要回来。这是祂对付苦难的关键所在:就是天地间至深重的苦难都不能夺去祂的主权,在苦难面前祂仍是主,苦难只是客;是祂甘心走入苦难的深处，把它威胁的面纱除下，使人不必再因恐惧苦难而一生为奴隶。这对今日的信徒真是意义深远。
苦难与信徒
苦难对人的折磨,不仅在身外的损失或肉身的受害,而是心灵的受创: “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>I don't deserve this!”这比任何损失更易叫人陷于苦毒的境况，至终叫人怀疑自己的价值而自暴自弃；自我否定是一切苦难之极，是苦难的终极剥夺。不甘自我放逐的会找人开解辅导，从自爱自重，自力更新的角度来鼓励自己重新建立;但就算他能再站起来奋斗,也会因着昔日的创伤而变得更自我中心。换句话说，苦毒只是以另一形式来呈现而已。是在这意义之下,耶稣的苦难对我们今日的生活便有新的提示。

让我们从三方面来理解。
第一，苦罪的奥秘是只有在耶稣一生才叫我们略窥一点头绪。道成肉身是表明创造者进入我们的受造界,罪恶的势力却要千方百计地消减祂;神的恩典有形有体地住在我们当中,我们却无所不
用其极地要钉祂于十字架。由此我们才知道罪是什么--它正是人要尽一切所能地彻底拒绝神。耶稣一生的苦难是由此而生发，亦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们才知道苦难的深度和广度:耶稣遭遇之苦难与我们的罪性有着不能分割的关系，这也是为什么信经从救恩论的角度(soteriological perspective: pro me)来记述基督受苦的原因。

第二,基督的苦难既与人的存在有那么深的关系,在基督之外来了解苦难就不是完全的了。这不是说人的苦难没有内容,有，而且非常实在；也不是说人的苦难必然地与罪恶有关系，不，许多苦难与罪恶完全无关。但我们若要探索苦罪的终究，而不只陷于理性的、也是外层的探索，就一定要进入苦难的终极来看人间百苦，亦即是从耶稣的苦难来了解我们的苦难：祂所受的一切，本就与祂无关，祂却为了我们的缘故而进入痛苦被弃的深处,深切亲受苦难的破坏与剥夺,及一切对“是”的粉碎力量和那粉碎后的残局。我们间:为何偏偏选中我？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一个可以用言词来表达的答案,但在祂的伤痕中,大概会找到新的意义和秩序、深度与勇气,一个早已超升于语言界的生存境界。

第三，苦难不单剥夺我们的身外物，连人际关系也给破坏了——它叫我们不再愿意相信或委身，只独处一隅地保护着孤单的自我。耶稣的苦难却是永远带着一个他我的层次: “为了我们” (pro me) 。祂是代表着神一切的恩典与真理来到人间,却遭受最彻底的拒绝和粉碎(十字架) ,这是显出人反叛神的真面目来,也是人以最狂暴响亮的声音向神说的“不”。为此,一个本来无罪的祂就为我们成为罪，甚至被神所弃；是在这黑暗的深处,我们才看见一点罪恶的本性和救赎的亮光。这二者是同时闪现的:正因为神使耶稣基督代我们成为罪人,为我们受尽一切的苦害,苦难的暴力对我们一生,就不再具有无限的权力,它的终极权力就局限于耶稣的一生。这正是救赎,只要我们能看见隧道尽头的光亮,黑暗威吓的力量就大大减弱,而耶稣的复活正是隧道尽头的亮光。
最后,身陷苦境试炼的人愈往内心察看,他就愈会发现更多的理由来定自己的罪或别人的罪。定自己的罪会引来更悲痛的自我放弃,定别人的罪又只会陷自己于更深的苦毒,二者都只会加深苦难的幅度和深度。若单寻找人的慰借与辅导,他也许心理上能重新校正方位,却是找不到苦难的意义;换句话说,他会成为一个心理正常(psychologically adjusted) ,却是意义空白的人。
他被另一个苦难击败的日子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，因为苦难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。他若不再看自己,不单只寻求人的帮助，而是多学习仰望耶稣，那位满带恩典与真理的耶稣基督身上来寻求出路,他或许不单只能胜过苦难，也从耶稣的“为了我们”而听到“为了他们”的声音呢!这是苦难的意义,也是今日信徒面对急激改变的社会亟需学习的功课——一个透过耶稣而正视苦难的功课。

